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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2日，周毓麟先生走了。8日，去八宝山送别。四顾何茫茫，

东风摇百草。

他卧病数年。我为他写的传记出版后，曾去送过书，以后总想着再有什么

让老先生高兴的事情，必定再去拜望。孰料最不可靠的就是“以后”二字！

前两天，我找出了 2013年为他九十华诞制作的专题片，内有老先生的弟

子笑着祝寿，说还要给他过一百岁生日，顿时眼角酸涩。周先生的传奇一生，

他对数学的痴迷热爱，他诚恳的人生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学风，无数故事浮现于

眼前。在我眼里，周先生是一位有独特气质的大写的人。我很感激从他那儿获

得的教益与指导，我想再为他写点文字。

记得 2016年，有人曾在我写的周毓麟小传下留言：民国的大学生，民国

出大师。我很诧异，再三检查那篇小传的文字，不得其解——周先生哪里是民

国出的大师，他明明是共和国培养的大师啊。

周毓麟，1923年 2月 12日出生于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小康之家，据周先生

口述，他家地处旧上海最繁华的市中心，从他家所在的里弄走出来，几步之遥

就是热闹的娱乐场所“大世界”。上海沦陷前，周家拥有两栋石库门房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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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自住，一栋出租，虽不是大富大贵之

家，但也衣食无虞。周毓麟的童年与少

年时代，安全、温馨、无忧无虑。他清

楚记得一件事，1938年夏天，为躲避战

火，郊区的十几口亲戚逃难至周家，那时，

虽然父亲已失业日久，但母亲依然能从

容地拿出钱，让周毓麟去弄堂口上的粮

店一口气买上六石大米，这样的大手笔

让粮店老板也颇为吃惊。

宽裕的家庭条件也为他的人生选择

提供了强大的后盾。高中时期，周毓麟

已经痴迷数学，考大学前，人家劝他读

工科，他执意要读不好就业的数学，因

为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找饭碗”这个

现实问题。

大学毕业后，他在老师的推荐下，

到南京短暂就职，期间，有一位年长者

很看好他，愿意推荐他到山东大学数学系任讲师。虽然他也倾向于到大学去继

续做数学研究，但还是因时事纷乱而谢绝，宁可以失业之身回到上海，当时他

的人生体验是上海（租界）比其他地方安全得多。

他的这种认识至少在 1948年底还未转变。

1946年 11月，周毓麟幸

运地进入陈省身先生的数学

研究所工作，在二年多的时间

里，他刻苦研究拓扑学，小有

所成，展露头角。1948年底，

解放大军攻势如潮，刚刚从上

海搬到南京的数学所计划搬

到台湾，数学所的研究员们纷

纷另寻出路。陈省身先生准备

带走几个弟子，其中就有周毓

麟。陈先生安排他先去台湾，

然后转去美国。周毓麟干脆利

索地谢绝了。

后来人们称赞他的爱国

情怀，他不以为然。在访谈

中他对我们说：

我当时想得很简单，去

台湾不同于南京，在南京，

1930年周毓麟（右）与弟弟周彭年在

上海白克路祥康里

1947年原中央研究院数学所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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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火车票就回家了。去

了台湾，到时候解放大军

来了怎么办？到时候回不

了家乡，见不到爹娘，怎

么办？

然后他在上海度过了

半失业的煎熬的半年。

1949 年 5 月 26 日夜，

上海解放前夕，周家听到

了枪声。那天晚上，周家

像许多人家一样闭窗锁户

不敢外出，人们惶惶不安，

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却是

新华社的安民告示。第二

天清晨，周毓麟与妈妈大

胆地打开房门，走出里弄，

一直走到大世界附近，他们亲眼看见无数解放军战士和衣睡在马路旁，解放军

承诺不进民宅，不扰商户。从未见过这样一支守纪律的部队，周毓麟的心情同

绝大多数市民一样，立即安定下来。

9月，他接到清华大学的调令，立即准备北上任职，母亲想挽留他，这时

反倒是他怀着对新政权的好感，急切地想开启新生活。

9月 30日，周毓麟到清华大学报到。第二天，他在校园里走走逛逛，奇

怪怎么没什么人，一打听才知道，当天是开国大典，人们都进城去了。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周毓麟见证了万人空巷的那个“空”字。

他的新的人生阶段也就此开启。

到了清华大学后，他们夫妻俩也有这样与那样的不适应，但周毓麟总感觉

“这下好了！”他说：

以前在数学所做研究也很高兴，但总觉得是悬着的，到了清华后，心里安

泰了，这下好了，这下安定了。

他在段学复先生和华罗庚先生的鼓励下继续从事拓扑学研究，很快就在《数

学学报》上独立发表四十多页的同伦群论文。后来，院系调整后，他又到北京

大学任职。

也就是在清华和北大，他萌生了“数学要有用”的思想。他深刻地思考自

己的研究工作如何为国家所用，并且身体力行地回答这个问题。思想上的转变，

就是他应国家需求不断转变研究方向，不断获得提升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毓麟一生中因为国家需要，曾经三次转换研究方向。

第一次是 1954年，国家委派他到莫斯科大学进修。为了更直接服务于国

家建设，他放弃已小有成就的拓扑学研究，改学“更有用”的微分方程。他的

选择对很多人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俄专同学袁兆鼎（后从事导弹研制的计算

1949年 10月周毓麟和妻子徐明月摄于清华大礼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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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向他学习，也改换了专业，并视他为一生的挚友。

在莫斯科大学，周毓麟师从著名数学家奥列伊尼克，与导师合作发表了关

于渗流方程的论文，这是一项经典性的工作，论文至今还在不断被引用。在获

得副博士学位后，他又回到北京大学，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打造了国内首屈

一指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中心。

当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遭遇困难时，他又一次转换了专业。

1960年，国家从各大学科研院所征调一批专家参与原子弹攻关。5月的一

天，当周毓麟结束了上午的教学，走出教室后，系总支书记正等着他。总支书

记对他说要调动他的工作， “去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单位”“工作很紧张，今后说

不定要睡办公室，甚至要离开北京。”

他当时回答：

没问题，党叫干啥就干啥。

没有丝毫踌躇，痛快而干脆，当天下午 2点就去新单位二级部九所报到了。

从此，他将自己的才华和生命奉献给了核武器研制事业，

初到九所，他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作为理论研究中数学工作的指导

者和组织者之一，周毓麟首先要解决原子弹爆轰过程的一维精确计算问题。他

带领科研人员，认真调研，最后选定了冯 �诺依曼方法，解决了计算问题。

1961年底，他指导科研人员完成了内爆动力学过程一维总体计算程序的

编制并正式提供使用。

1962年起，周毓麟又先后组织开展了关于断裂、爆轰波、点爆炸等问题

的数值计算方法研究和编程工作。

1955 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与李德元（左一）、孙

和生（左二）合影

1987年 5月 19日在家中接待导师奥列伊尼克


